
●办公室：0851-38118990 编辑部：0851-38118963 ●广告经营许可证：安工商字01103-0016 ●安顺工投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地址：安顺市经开区双阳工业园区内 ●零售价：1.50元 ●广告发布登记号编号（520400001）

责任编辑：段斌/校对：张家晨/组版：陈红
ANSHUN DAILY 副 刊 8 2025年1月24日 星期五

腊味飘飘，那是岁月的香
在寒冬的风中，悠悠荡漾
腊肠成串，腊肉油亮
家的温暖，在心头绽放

记忆的炊烟袅袅升起
奶奶的手艺，是最美的诗
盐与香料，精心调制
爱的味道，就此开始编织

腊味飘飘，是年的信号
游子的心，开始奔跑
归乡的路，不再漫长
家中的灯火，把思念照亮

那挂在屋檐下的腊货
像岁月的风铃，轻轻诉说
诉说着团圆的欢乐
诉说着亲情，永不凋落

腊味飘飘，希望在闪耀
新的一年，即将来到
带着祝福，带着微笑
我们迈向，美好的明朝

腊味飘飘腊味飘飘
□吴昆

村头的老树
甘愿担任季节的信使
尽心催促乡亲们
该种豆啦该点瓜啦
该迎着寒风去置办年货啦
打工的人就要回家啦

走再远都会记得家乡
回家了一定要进趟厨房
柴火里满是山野气息
火苗一直在灶膛里欢笑
映红了沧桑一年的脸庞
这热汤能品出家的味道

这就去田间地头走一走
弯下腰仔细打量庄稼的眉眼
完成这最庄重的认亲仪式
向所有越冬的草木致敬
是它们坚守故土
提醒游子的归途

炊烟升起时
冬阳也在升腾
有光芒在村庄闪耀
麦苗敢于袒露在白云下
是因为它们一直在盼望
能有一场落在故乡的雪
让自己在鞭炮声里安睡

年关归途
□杨亚爽

时光如水，悄无声息地流淌，不知
不觉间，腊月就如约而至了。

腊月的风，带着扑面而来的寒冷，
也吹来了浓郁的年味。那些明亮的窗
台上或宽敞的小院里，挂满了各种各
样的腊味，有回味悠长的腊肠、美味可
口的腊鱼、油光闪亮的腊鸡腊鸭和地
地道道的牛羊肉等，散发出迷人的光
泽，带着时光的沉淀，令人有油然而生
的喜悦，那是人们对家人辛劳一年的
回馈。

街头巷尾，大红灯笼高高挂起，那
一抹抹浓烈的红，仿佛熟透了的红柿，
一团喜气。热闹非凡的集市，形形色色
的新鲜蔬菜带着清香的泥土气息，静静
地摆放在菜筐或台面上；琳琅满目的水
果、瓜子、花生和五花八门的调味品也
透着浓郁的烟火气；猪肉、羊肉和牛肉
挂满了钩子，肉贩们熟练地分割着，动
作行云流水；晶莹剔透的虾、活蹦乱跳
的鱼和张牙舞爪的蟹，也应有尽有，无
不挑拨着人们的心弦；还有各式各样的
日用品铺满一地，令人眼花缭乱；最热
闹的莫过于卖春联和年画的摊位，摊主
们也不甘示弱，大声吆喝，引人驻足，男
女老少心驰神往，或弯腰或蹲下，细细
挑选，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
和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曲热闹
的腊月集市交响乐。

腊月的理发店成了一道别致风景，
理发师们神情专注而又充满热情，一丝
不苟地忙碌着，吹风机的嗡嗡声和剪刀
的咔嚓咔嚓声响个不停。长长的座椅

上，坐满了耐心等待的顾客，每个人脸
上都带着期待，有的翻阅着发型杂志，
试图给自己挑选一个满意的发型，有的
与旁人热烈交流，描述自己想要的模
样，仿佛即将迎来的不仅是一个新发
型，更是一个全新的面貌。

腊月，家家户户总动员，打扫卫生、
擦拭家具，每一个角落都一尘不染；热
气腾腾的厨房里，各种美食在锅里恣意
翻滚，诉说着岁月的富足，而人情味愈
发浓厚起来，邻里亲朋间的问候多了，
走动也更频繁了，人们相互寒暄着，年
货办得咋样了？孩子们都回来过年
吗？若是自家没有的东西，往往有人大
大方方地送过来，朴实的话语和慷慨，
诠释着浓浓的情谊与关怀。

腊月也是新年团圆的前奏，它如同
磁铁般，让天南海北的游子归心似箭，
哪怕路途再遥远，生活再忙碌，也断不
了回家的念头。早早规划好回家的旅
程，脑海中无数次幻想回到家乡的场
景，所有刻骨铭心的思念即将化作重聚
的喜悦，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在风尘仆
仆的舟车劳顿之后，尽管又冷又饿、疲
倦不已，但与亲人拉着家常的温馨、吃
着久违美食后的满足以及回家与亲人
团圆的幸福，让所有或长或短的辛劳奔
赴都烟消云散。

走着走着腊月就来了，它拉开了新
年的序幕，带着生活的喜庆与踏实，温
情与丰盈，幸福与期待，新的一年已铺
开画纸，等待我们去描绘更加明媚生动
的长卷。

走着走着腊月就来了
□杨晓艳

腊月里的落日腊月里的落日 □□卢维卢维 摄摄
老人们讲，过了腊八就是年，今年的

腊八刚刚过去。
小时候过了腊八节，年味便一天天

地浓起来，家家户户开始备年货。那时，
年货很简单，无非就是把平时吃的五谷
杂粮，经过精心加工，做成一道道农闲时
吃不到的美食。

最常见的，就是把平时舍不得吃的
谷子、小米晒了又晒，把高粱米舂了又
舂，把成块的红糖，搁在火坑的吊板上
炕干后，和着紫苏籽（当地俗称引子）
舂成紫苏糖，等着大年夜那天用粑粑
沾着吃。

我印象中最深的年味，来自石碓声
声。我家的大石碓，据说是父亲找了十
几个人，从山上弄回来一块大青石，又请
村中当年手艺最好的石匠，耗时十来天
才雕琢好的。它就放在大门前，竖卧在
堂屋右边靠着泥巴墙的地方。

平日里，石碓不仅是母鸡的安乐窝，
还是我们姊妹几个忠实的玩伴之一。母
鸡带着小鸡外出觅食，我们才得以抬出
大板凳，用木棍或扁担，一头搭在石碓
上，一头搭在大板凳上，骑将上去，扬起
双手作握、扬马车疆绳状，努力保持身体
平衡，谁脚着地就换下一个。我和哥哥、
弟弟、妹妹，骑上木马，仿佛置身于童话
世界，我们谁都喜欢靠近石碓。

骑木马既要提防母鸡回巢，也得提
防父母下地提前回家。往往是，玩一阵
我们就收工。或许因为我们经常在石碓
边玩耍，石碓常年都干净铮亮。

石碓脾气挺好，躺在任何地方，人拨
一拨它才动一动。平时里它闲着，逢了
六月六、重阳、十月初一等大节气，它偶
尔会动一下。直到腊月，它的精神就上
来了——它包揽了全寨子人家舂米、磕
米面、舂紫苏糖的活儿。

因为石碓，每年腊月初到腊月二十
七八，我家成了全寨子最热闹的地方。
排队来舂米面的人，二十四小时不间断，
大家互换劳力，那阵势比年场中的一条
小街还热闹。

我家独门独院，没有左邻右舍，正房

对面是大寨子。我家房前屋后，是大块
大块的田地。七十年代后期，一条两人
并排走都嫌挤的土路，是我们家与寨子
连接的纽带。我和弟弟妹妹们上学、赶
场，乃至于找小伙伴们玩耍，都得走这条
路了。母亲说，我们家要是来一两个客
人，全村人都晓得。母亲话里的意思我
们都懂，这条路太冷清了。可是，一到腊
月，这条路上人来人往，像蚂蚁搬家。

村邻带上家什，自行来排队舂米
面。那些日子，平日里不愿和我玩耍的
同龄小伙伴们，一到腊月，人人都对我和
颜悦色，我也要耍点小性子，拿出我家有
石碓，要或者不要你家来舂米面的优越
感，不给那些平时待我不好的伙伴好脸
色。但是他们涎着脸，跟在他们妈妈的
后面，他们的妈妈去舂米面，他们就来讨
好我们几姊妹。每当这个时候，我那可
怜的虚荣心呀、存在感呀，陡然间就高涨
了起来。

我家有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簸箕，

筛子，箩面筛等用具。大人们把米淘洗
干净，控水，水控干就开始舂米面。

为了速度，大人们三五个人合伙，两
三人换着舂碓，几个女人，各用一只脚踮
在碓棒远端，用的力道越均匀，碓棒翻转
越快，隔远就只听到碓的咚咚咚声响，那
声音又欢实又紧密，每一次声响，都传出
两种信号：传递出能舂米面人家的喜悦，
不能舂米面的人家听来无异重锤。

我的经历自然比伙伴们多，玩耍一
个钟头左右，猜想第一道糯米面应该筛
出来了，我和小伙伴们往灶孔里多添几
大截青杠柴，就等着大人们喊“面磕（舂）
好了！”我们就端着吃面条的大碗，装上
小半碗刚筛好的糯米面，接着一点一点
往碗里加水，直到面团子干湿恰到好处，
又把面团子摊开，盖在滚烫的柴灰上，再
扒些烫灰盖住面团。任生面团在柴火上
烤，几双小眼睛紧紧盯着那面团，生怕突
然来一口风把它刮走。约摸十来分钟，
面团熟了，我们做的这一个“粑粑”，香甜

软糯，拿在手里还有些烫手，却舍不得
吃，在手里翻过去翻过来，温度稍低，轻
咬一小口，另一个劝：快捂好快捂好，怕
天上的神仙来和你抢吃。——心里一
暖，就揪一小块，给那个提醒自己的伙
伴。

香不香？香！
每年能吃上这种火烧粑粑，也就十

天半月。而且那种火烧粑粑，一个人吃
不香，大家分着吃才香。对于我们来说，
却是很治愈的，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最幸
福的事了。

如今，时代发展加快，人们生活水平
大幅提高，年年腊八后，很少有人用传统
石碓舂米面，舂高粱面，舂紫苏糖了。食
品越精细，我们反而越怀念童年时的年
味。

很多时候，我想，我怀念的，不是过去
的年味，而是腊月里一寨人共同劳作，相
互帮忙，共同品尝一件简单食品，共同祈
望日子越过越凑满的简单而纯朴的乡情。

每当临近过年，节日的喜庆恰似一
杯醇洌美酒，将周遭气氛浸染得醉意朦
胧，这是腊月里特有的气息。

儿时的记忆里，过年最让人期待的
头等大事，当属杀年猪。天还没透亮，伯
伯叔叔们就热热闹闹地聚在一块儿，哼
哧哼哧地把养得肥肥壮壮的年猪从猪圈
里拉出来。一时间，猪的叫声此起彼伏，
可大伙心里却满是欢喜，这意味着新年
的餐桌上有吃不完的美味肉食啦。宰
杀、褪毛、分割，每一道工序大伙都配合
默契、有条不紊，新鲜的猪肉还冒着腾腾
热气，邻里乡亲们相互分享，哪家都不落
下，整个村子瞬间被浓浓的肉香包裹得
严严实实。

紧接着，便是爷爷大显身手的时候
——腌制腊肉。爷爷是腌制腊肉的好
手，他稳稳地拿起刀，把肥瘦相间的猪肉
切成大小均匀的长条，再用盐、花椒、香
料细细揉搓，每一块肉都被涂抹得满满
当当，随后一条条挂在屋檐下晾晒。阳
光倾洒下来，腊肉渐渐渗出晶亮的油脂，
在微风中轻轻晃动，那红亮诱人的色泽，
光是瞧上一眼，仿佛就能提前尝到年夜
饭桌上那香喷喷的味道。

这边爷爷忙活着腊肉，那边婶婶和
嫂子们也没闲着，她们正忙着打糍粑
呢。泡好的糯米蒸熟后，“噗通”一声倒

入石臼，几人一人拿着一根木杵，围着石
臼，喊着响亮的号子，有节奏地捣着糯
米。不一会儿，糯米就渐渐变得软糯黏
糊，热气腾腾地泛着诱人的米香。等糍
粑打好，揪下一小团，裹上白糖、芝麻，放
入口中轻轻一咬，软糯香甜的滋味瞬间
在舌尖散开，满满的都是年味儿。

赶场，是新年里热闹非凡的场景。
集市上人头攒动，摊位密密麻麻地一个
挨着一个，五彩斑斓的布料、各式各样的
年货，琳琅满目得让人目不暇接。我像
只欢快的小鹿，穿梭在人群中，眼睛都看
不过来了。挑选春联的时候，那些写满
吉祥话的大红纸，看着就让人心生欢喜；
买新衣的时候，摸摸这、看看那，满心盼
着能挑到最漂亮的一件，好在新年第一
天穿得漂漂亮亮的。

孩子们兜里揣着长辈给的压岁钱，
满寨子撒欢儿地跑，兜里的糖果相互碰
撞，发出一串串甜蜜的声响。我呢，从小
就对苗族服饰痴迷不已，那些精美的图
案、绚丽的色彩，仿佛有一种无形的魔
力，总让我挪不开眼。最初接触苗族服
饰，是看伯娘绣的，记忆里，接近年关，伯
娘就会坐在洒满阳光的院子里，阳光透
过树叶的缝隙，宛如给她镀上一层金
边。她面前摊着许多未完工的布料，五
彩的丝线在她手中轻盈穿梭，绣针上下

翻飞，似灵动的蝴蝶翩翩起舞。她绣出
的花纹，或细腻精致如春日繁花，或粗犷
豪放似山间奔兽，每一针都仿佛带着神
奇的魔力，将苗族的传说、生活的祈愿丝
丝缕缕地绣进布里。我常常搬个小凳
子，乖乖地坐在她身旁，眼睛睁得大大
的，一眨不眨地盯着，生怕错过任何一个
精彩的细节。伯娘总会笑着摸摸我的
头，温柔地说：“丫头，绣好衣服后过年就
可以穿着去玩了。”

苗族的蝴蝶服，承载着咱们苗族千
百年的文化底蕴，红得庄重热烈、黑得深
邃神秘、青得古朴典雅，穿上它，仿佛就
把苗族的历史披在了身上。整套衣服分
为衣服、裙子、腰带、围裙几个部分，每一
处的设计都藏着匠人的巧思。就说那衣
服，用料可不少，长1米，宽0.5米，裙摆
更是宽大，长宽都有2.5米呢，风一吹，裙
摆舞动起来，就跟彩云飘啊飘似的，每次
穿上都忍不住转几个圈，跑到伯娘跟前，
俏皮地问她美不美。

制作这样一套蝴蝶服，其中的艰辛，
只有亲手绣过的人才知晓。伯娘总是先
拿起大小不同的笔，蘸上蜡，全神贯注地
一笔一划、小心翼翼地勾勒出蜡染花的
图案，再把它们搬到太阳底下，眼巴巴地
盼着晒干。接着，便开启了没日没夜的
刺绣马拉松。每一针下去，每一线拉过，

都像是在跟过去的岁月轻声唠嗑，那些
童年守在伯娘身边的温馨画面，也随着
针线，丝丝缕缕地织进了衣服里。还有
咱们苗寨周边的虫啊、鱼啊、鸟啊、兽啊，
凭借着伯娘精湛的针法，它们也活灵活
现地“住”在了这件衣服上，乍一看，这衣
服就像一幅会动的苗族生态图。你可别
小瞧了衣服上的那些花纹，哪怕是小小
的一朵，都得费上7000多针呢。

到了年三十，贴春联是必不可少的
环节。小时候的我总会搬条板凳，踩上
去，双手高高举起红红的福字，虽贴得歪
歪扭扭，但满心都是欢喜，福字倒着贴，
寓意福到了。忙完这些，一家人围坐在
一起，吃着丰盛的年夜饭，有刚杀的年
猪，有各种美味，还有软糯的糍粑。饭
后，大家都守在电视机前，嗑着瓜子，看
着春晚，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眼睛却
时不时瞟向墙上的时钟，就盼着新年钟
声敲响的那一刻。

苗族新年一到，寨子里到处张灯结
彩，芦笙吹得悠扬婉转。大家都穿上漂
亮的盛装，跳起欢快的芦笙舞，男人们吹
着芦笙，脚步迈得雄赳赳的；女人们裙摆
飞扬，脸上笑开了花。我呢，常常和小伙
伴们跑到门口，仰着头，眼睛一眨不眨地
看着那代表喜庆的烟花在夜空中绚丽绽
放，我们边看边笑，许下新年的愿望。

苗 家 腊 月苗 家 腊 月
□□熊纯熊纯

苗族同胞跳花坡苗族同胞跳花坡 □□卢维卢维 摄摄

年 味
□□杨玲

古街年味古街年味 □□卢维卢维 摄摄


